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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初积极推动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后来又建议在北京大学建立研究所，目的就是要

加强联系社会实际的科研工作，通过与研究相结合开设的课程，进一步推进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现在系所打通之后，各方面之间的密切结合有了更好的条件，希望大家能够在课

程建设、教材建设、课题研究等方面携手合作，多下功夫，并且虚心向兄弟院校学习，加强协作，

努力使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在整体水平上迈上一个新台阶。 

当前我们还提倡要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这样对于我们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任务也

更重了。教师们首要的是能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教学，而创新的研究只有到实际中去，才

有可能创得出来。 

我还想强调的一条经验是教学相长，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建立学科的，我们的教师和学生

要以创新的精神来共同开创这个事业，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应当是合作关系和伙伴

关系，教师的责任不是简单的推销知识，而是要用自己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和智慧给学生迈进学

术殿堂开门、开窍。在研究工作中更是如此，师生是不能分离的。所谓教学相长就是互相启发，

我们要改革中国旧的教学方法，不要念死书，要学会从对社会实际的观察和调查中思考问题。我

希望师生携手，教学相长，把学科建设作为一项长久的事业来做，我们需要一代、两代甚至好几

代人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学学科打下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社会学在上个世纪中走过了非常曲折、艰难的历程，社会学在 80 年代得以重建并发

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有许多同学也许还不了解学科的这段历史，

我建议他们能够从课堂和阅读中了解这个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停止和重建的历史，让学生

们感觉到这个学科坎坷的命运，认识到他们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建和宏扬这个学科的历史责任，在

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时刻记得这一责任。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 20 周

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这一代老人已经或快要交班了，但是我坚信中国年轻一代的社会学、

人类学者将会把这一事业继承下去，使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学术

之林，并对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和建立和平和融洽的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回眸七十年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 20 周年庆祝会上即席讲话 

 

费孝通 

 

我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大会。这座楼（北大大礼堂即燕京时代的办公楼）我是非常熟悉的，

走进来感到格外亲切。我是 1930 年到这里来做燕京大学的学生的，至今已经 72 年了。触景生情，

真正感觉到了世界的巨大变化。那时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社会，可今天我们不但是独立的国家了，

而且参与了世界大事，在稳定世界大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 70 年前想不到的。 

我讲话一向有一个习惯，写好的稿子先发给听众，讲时就可以即席发言，补充和发挥稿子的

内容，比较随便，要查时也有文可据。今天也是这样，校报上已经发了我的稿子（见《北京大学

校报》第 971 期，社会学系 20 周年专刊，2002 年 10 月 28 日），我在这里随口做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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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20 岁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社会学时，不懂社会学是讲些什么的，说实在的，现在还是

说不清楚，回头想想倒是司马迁的古训很能说明问题，即察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了汉朝

之前做为一个读书人应努力的一个方向，这句话里其实也包括社会学在内。天人之际就是人和自

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包括人在内，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包括自己在内。只要

人和客观世界存在，人和自然就要发生关系，我们要研究人，也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麻烦

就出在这里，人如何了解自己。 

为了生活的需要，人利用自然世界造了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世界，我们称之为人文世界的世界。

人们从早到晚，每一天的生活，都要通过人文世界来经营自己的生活。人并不直接和自然打交道，

而要通过一层人工的世界。人的衣食住行等各项生活都是在一个人造的世界中进行的。 

我们要去了解人文世界，研究人造的为自己的服务的东西。这项工作还刚刚在开始，要想办

法研究这个人文世界，人要用自己的本领，从自然中超脱出来，研究人、研究自然、研究人与自

然的关系，研究人造的人文世界，一层一层的认识，以求得“自觉”，这正是人与动物不同之处。

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回头去认识自然和人文世界。 

我能不能说从我进入社会学这一行，研究这个“天人之际”，已有 72 年了。我从燕大毕业后，

吴文藻老师让我去清华，在史禄国老师指导下学习人类学，了解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人的群体生

活是怎样发生的？在燕大时，吴文藻老师把人类学方法引进了社会学，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请来了

派克教授，从英国伦敦大学请来了布朗教授，从此奠定了吴文藻先生的思想基础，让社会学与人

类学打成了一片。那时我只有 20 多岁，进入社会学时，学会了实地调查，像人类学者那样去看

人的生活，学习人们的生活是具体的社会学的内容。 

我们要搞清楚社会学是什么和学习怎么样做这门学术，也就是了解这个学科的对象和研究方

法是什么？我把它们简单的概括为：对象是人文世界、社会关系，方法是实地研究的人类学方法。 

社会学发展到现在还存在一个真正的科学方法问题。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生

活，包括物质用具和人的感情及认识，所以用人文世界里的工具去认识人文世界是不容易的，也

就是说人要自己研究这个既有生命又有生活的人的自己，并且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自身的所做所

为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有着感情和价值观念的东西，研究这些东西还要以“之际”即关系为出

发点，首先是人和人的关系。从个人要研究到群体，因为人都在群体中生活，从小群扩大到大群，

今天又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我说这种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要研究这些复杂的问题，要跟上这个变化的时代，我感到自己的知识太不够了。三年前我决

定“补课”，从社会学基础学起，我找来了派克老师编著的社会学导论和他的传记，研究他的经

历，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看他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我写了“补课札记”，此文编在

三联出版社《师承、补课、治学》一书中，已经出版发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说明派克是处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他还没有看到日本投降。他的文章还在写作过程中，但人生苦短，他没

有能把话说完，他要说的正是人要认识自己，如何做到人能看人。 

一切知识是从人的接触中得来的，在天天和人的接触之中出知识，但人往往不会自己跳出来

看自己。人与人接触相互交换思想感情，首先是靠语言，但光靠语言不够，有很多一言难尽的东

西。派克老师是想从这里深入下去的，但时间不够了，这就是作为生物个人的限制。 

我就没想到自己会活这么久，文化大革命时人已不算人，当时的人出现两面性，一面是真的

自己，另一面是给别人看的自己，也就是应付这个世界的自己，学社会学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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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才算一个真正的人，怎样才能做到一个真正的人？我认为派克老师没能完成他对社会学的

心愿，所以美国在二次大战时的社会学在他看来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 

现在这个问题更严重了，人与人的关系面更广了，从亲属到邻里再到熟人，区分自己人和非

自己人已不够了。今后全世界要变成一个更大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如何去认识它？所以做学问

很苦，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去解决，要寻求科学的方法，只认识自己还不够，还

要去认识人自己所处的世界。譬如说恐怖主义问题，人生活中不会没有恐怖，但恐怖主义那里来

的，怎么产生的，怎么消除？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问题，所以说社会学的内容广

得很。我们只能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先有一个轮廓，有点认识，逐步的去扩展。 

我们首先要搞好中国的社会学。其实我很怕建社会学，早年因为搞社会学，很多人打成了右

派，尝到了做人被孤立在群体之外的滋味，对一个社会学者有这种亲自经历和体会，有机会参与

观察，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我本人还算是个幸运者，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我的右派问

题算是已经改正，那时我已 70 岁了。中央委托胡乔木同志来找我，要重建社会学，我心里真是

想不能再搞了，所以开始没有答应，但乔木同志坚持要我做，我想这意外拾回来的生命，破釜成

舟，能再活上十年，争取再做点事吧。没想到现在还多活了不少年，看来还可以活些年，再做点

事。 

我们人的社会文化是有生物基础的，生物是有生有死的，但同一社会里的人的生与死却是参

差不齐的，所以文化可以离开生物基础而传下去，群体文化的存亡不决定于个人的生死，而在于

可以传续的基础。中国有十几亿人当然不会同时死掉，它的文化是不朽的，而且可以有深厚的积

累和传承，有子子孙孙不断在承继着，对于好的文化还可以吸收和扩大，这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体

会。 

自我 70 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以来，做了几件事情，最重要就是重建社会学，不能说是恢

复旧的社会学，当时虽则从外国引进了一些，但已提倡中国化、本土化，要植根于中国自己的土

壤中。这方面我们老一代学者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他们联系中国实际，以实地调查为主要方法，

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可惜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工作中断了。27 年后

才得以重建，重建后的 20 年来，我们重新搭起戏台，培养了一个队伍，大家正在各显身手。他

们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进程中，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不少材料。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

科还尚未成熟，社会学的许多重要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大家一起发奋努力，我们每个

人都生活在社会中，希望大家深入进去认识和总结。重要的是要思考，动脑筋想问题，看实际生

活，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基础打得不够，没有能把学科建成，非常抱

歉。当然外国也一样，西方的社会学也存在很多问题。从“9·11 事件”就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

研究太少了，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今后会怎么样，现在还没有科学论据的答案来答复这

方面的问题。 

不过我认为中国人的经验和文化中有“和而不同”的传统，经过再创造可能供全人类所用。

我们社会学人类学者也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大家就社会学系重建 20 年说了不少好话，我自己感到很惭愧，虽然自己做了点事，提

出一些课题，但是工作做得很不够，年龄大了，力不从心，希望年轻一代加倍努力，团结协作，

继续开拓此项还没完成的事业。 

                2002 年 11 月 3 日 


